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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民族文化谱系中，傣族章哈
说唱是一颗藏在雨林褶皱里的明珠。它
既载入《中国曲艺志》的厚重典籍，又跻
身中国剧种的璀璨阵列，岁月流年风雨
流转，它始终是傣乡大地上跳动的文化

“活化石”。当章哈剧《乌莎巴罗》的帷幕
在现代舞台拉开，这颗蒙尘的明珠终于
重焕光华。云南省第十八届“新剧（节）目
展演”现场，该剧演出座无虚席，让传统
艺术的当代表达力得到最直观的印证。

作为云南艺术基金资助的项目，这
部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文化工作
团倾心打造、曹平执导、张冉编剧的作
品，以傣族英雄史诗为筋骨，以章哈艺术
传统为魂魄，在“守正”与“创新”的辩证
中，为民族戏剧走出了一条“曲艺化传
承+跨文化输出”的崭新路径。它不是对
传统的生硬复刻，也非追逐潮流的刻意
炫技，而是让章哈这一古老艺术，在当代
文化的坐标系中找到精准的表达落点。

《乌莎巴罗》的故事根系，深植于傣
族世代相传的英雄史诗。勐迦湿国王胸
怀一统 101 个部落的宏愿，以“拉弓招
亲”为引，甄选能共襄盛举的盟友。王子
帕巴罗挽弓如满月，凭一身超群武艺赢
得公主婻乌莎的倾心，却在征召令前断
然拒绝领兵征战。国王面上笑纳这桩姻
缘，眼底却已布下罗网，密谋在婚礼之上
一举铲除各部落首领。偏偏信使传递军
情时出现差池，一纸错信引爆烽火，让祥
和的傣乡瞬间陷入战乱。最终王子血染
征袍，公主为情殉身，直至金鹿幻影踏雾
而来，才终于为这场无休止的厮杀画上
句号，让雨林重归往日的静谧生机。

故事的表层，是“帝王将相+才子佳
人”的经典叙事框架，内核却叩问着“战争
与和平”这一人类永恒的母题。角色在硝
烟中的挣扎、抉择与牺牲，最终都指向“和
解宽容”的和平曙光。这种承载人类共同
情感的表达，恰好暗合跨文化传播的核心
诉求。西双版纳州地处中国、缅甸、老挝、
泰国文化交融的前沿，剧作中流淌的和平
理念，与“互利共赢”的宗旨天然共鸣。若
未来能踏上东南亚的巡演之路，这部作品
必将以艺术为舟，载着多元包容的中国声
音，驶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戏曲理论家汪人元曾言：“音乐是戏

曲的灵魂，曲调是剧种的魅力。”《乌莎巴
罗》的音乐创作，正是牢牢攥住了这一核
心。它既让章哈艺术的根基在民间土壤
里扎得深厚，又为其接上了时代的鲜活
枝丫。演出开场，老章哈玉旺囡执花扇半
掩容颜，一段起头甩腔伴着“筚”的悠扬
乐声漫过舞台，极具宣叙性的唱腔如傣
家竹楼前的晨雾，瞬间将观众裹挟进浓
郁的傣乡语境。她所唱的“筚调”，是章哈
艺术最鲜明的标识，每一个音符都浸润
着独有的民族韵味，仿佛从雨林的晨露
中滴落而来。

作曲马辉并未止步于对民间素材的
简单挪用，而是将其熔铸成独具个性的

“角色曲牌”，让音乐成为塑造人物的生
动笔触。王子的唱段以“宫廷调”为韵，巧
妙缀入东南亚器乐的亮色，既显王室的
雍容气度，又藏少年英雄的英武锋芒；公
主的唱段采用“二胡调”（又称“椰子漂水
调”），旋律如傣家少女轻摆的筒裙般舒
缓圆润，将温婉柔情唱进人心；国王的唱
段则以“勐海调”为蓝本重构，搭配低沉
厚重的男中音与刻意设计的粗粝笑声，
一个野心勃勃、心机深沉的形象便在旋
律中跃然成形。

传统章哈的音域多囿于八度之内，
节奏如雨林溪流般平缓，马辉却大胆打
破这一局限：以转调手法铺展旋律层次，
用多元配器拓宽表现空间，更借鉴“嘉年
华”的音乐风格勾勒特定场景。王子与公
主在金湖相遇的段落，旋律里藏着鸟兽
欢腾的意趣，象脚鼓点如小鹿踏蹄，仿佛
将整片雨林的生机与灵动都搬上了舞
台。更难能可贵的是对“方言神韵”的坚
守。傣语的七个声调比汉语更富变化，全
剧以傣语方言演唱，让语言的抑扬顿挫
与旋律的起承转合完美贴合。再加之演
员精湛的“润腔”技巧，玉夯罕演绎公主
时唱腔婉转如缠枝莲，高承华塑造王子
时歌声清亮似山涧泉，让单一音符生出
丰富层次，成功避开了部分民族剧种因
过度西化而失却本真的弊病，一开口便
是地道的“傣乡声韵”。

章哈艺术的现代化转型，从来不是
坦途。早年间，曾有创作者尝试将其与话
剧、小品嫁接，却始终困在“曲艺附属”的
尴尬境地，难以确立自身的独立品格。

《乌莎巴罗》的破局之钥，是中国艺术研
究院毛小雨研究员指导下确立的“唱演
分离”模式：“唱者”以章哈说唱为媒介，
承载叙事与传情的功能，其中老章哈更
以旁白身份贯穿全剧，将故事脉络与人
物心事，都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听觉符号；

“演者”则以舞蹈为语汇，塑造人物形象、
推动情节发展，让情感有了具象的表达。

这种分工并非割裂，而是形成了“双
重情感在场”的独特张力。战争场景中，
公主为王子挡剑时的决绝身姿、二人“提
线木偶式双人舞”传递的极致悲恸，让演
者以视觉冲击直击人心；而唱者感同身
受地哽咽与深情吟唱，又从听觉层面加
厚情感浓度，让观众的代入感愈发强烈。
这种创新，让章哈从“曲艺”真正升格为

“独立剧种”：唱者守住了叙事传统的根
脉，演者则用现代戏剧手法构建起冲突
张力，“局外人”的客观叙事与“局内人”
的主观体验相互交织，让剧作既留存曲
艺的灵动，又兼具戏剧的完整结构。傣族
观众称赞它“留住章哈本味，添了舞台神
采”，云南艺术学院教授杨军更评价其

“为章哈剧立起专属文化语境”，堪称这
一剧种重塑的里程碑。

2022年，粤剧电影《白蛇传·情》以特
效技术拓宽传统戏曲的边界，却始终锚定
粤剧唱腔与粤语韵味这一核心。这为地方
剧种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深刻启示：形式
可以求新，但“核心DNA”绝不能丢。《乌
莎巴罗》的创作，正是践行了这一理念。傣
语方言的七个声调，搭配章哈“曲头甩
腔—基本曲调—曲尾衬腔”的经典结构，
共同铸成这部作品的独特“声音标识”，成
功避开了“失却民族性”的发展迷思。

这一实践，清晰揭示出民族艺术的
传承逻辑：“方言+特色音乐”是不可动摇
的根脉，形式创新则是滋养生长的枝叶。
唯有扎稳根脉，才能在现代审美语境中
站稳，与当代观众达成情感共鸣；而用傣
语演唱傣乡故事，这种看似“小众”的表
达，反而因民族特色的鲜明，让跨文化背
景的观众读懂其中共通的情感——对英
雄的敬仰、对爱情的珍视、对和平的渴
望，这些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从来不会
被语言与地域的壁垒阻隔。就像雨林的
风，能越过山川，吹到每一个向往美好的

人心中。
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传播历程，

为《乌莎巴罗》的文化输出提供了有益镜
鉴。这部史诗，在东南亚演化出《拉玛坚》
等本地化版本，在云南更留下了珍贵的
傣文译本。而《乌莎巴罗》拥有得天独厚
的传播优势：西双版纳州漫长的国境线，
不仅是地理边界，更是文化纽带，傣语与
泰语的高互通性，傣族与东南亚诸多民
族在精神世界、生活习俗上的深厚联结，
都是跨文化传播的天然土壤。

云南文投集团打造的《吴哥的微笑》，
在柬埔寨驻场演出十载，以“文化IP+产
业运营”的模式实现了艺术与市场的双
赢。这一案例为《乌莎巴罗》指明了具体路
径。未来，这部作品完全可以借鉴其经验，
走出一条“反向传播”的特色之路：先以

“演出+旅游”的形式，让东南亚游客走进
云南，在竹楼与雨林间感受傣文化的魅
力；再以成熟的作品形态赴东南亚巡演，
用契合区域需求的和平叙事，搭建起文化
交流的桥梁。这种“引进来+走出去”的模
式，既能让章哈艺术在文旅融合的浪潮中
获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又能让其成为传
递中国声音的重要文化载体。

从雨林深处口耳相传的章哈说唱，
到登上省级展演舞台的《乌莎巴罗》，这
部作品的价值远不止艺术形式的创新。
它以鲜活实践证明，民族文化不必为迎
合主流而“削足适履”，守住自身根脉、主
动对接时代，便能在本土扎根，更能跨越
山海走向世界。云南需要更多《乌莎巴
罗》这样的作品。它们扎根民族沃土，萃
取人类共通情感，以艺术为桥，将鲜活的
民族故事转化为世界能懂、能认同的中
国声音。而章哈剧的传承发展之路，也为
民族艺术提供了宝贵范本：唯有坚守本
真、拥抱时代，古老文化遗产才能在新的
历史时期绽放光彩，让雨林弦歌真正越
过山海，回响世界。

《额尔齐斯河少年》是一部典
型的儿童成长小说。但是与惯常的
成长小说不同，阮德胜这部小说融
入了更多成长元素，把历史、民族、
自然、精神等诸多能影响一个少年
成长的成分加入进来，汇成一个多
声部的交响组歌，让我们看到了一
部充满异质的小说。作家把写作的
地点放在了有着深厚民族文化沉
淀的北疆，它具有杂糅的叙述背
景，但同时，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
象又如当地一览无余的风景一样，
清澈明晰，特征鲜明。

多重元素的加入，加深了小说
本身的思想厚度和高度。描写儿童
少年的成长，大多是单线条的，单
向度的，空间是有限的，指向性也
一目了然。这部作品中，作家并没
有局限于固有的写作模式，并不满
足于写一个简单的成长故事，而是
让简单变得复杂，让单向变得多
向，让有限变得无限。而这种复杂
性的获取方式，也把故事本身塞得
足够丰满、足够圆润，把人物成长
所需的养分准备充分。很明显，在
选择故事的时代、地域、文化背景
上，作家用心良苦，试图从文学的
土壤中去深度开掘在少年沙迪克
江·沙吾提的成长道路上，到底能
有多少资源和素材可供其耕耘并
有所收获。所以我们看到了作品书
写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下，在即将迎
来曙光的黎明时刻，一个少年成熟
起来，慢慢地开始考虑什么需要他
来坚守，什么值得去努力。在多民
族的新疆北部，也让少年懂得了多
民族之间的友情多么珍贵，而自己
民族的记忆是多么悠久而深刻。在
冰天雪地的考验中，寒冷、饿狼、洪
水，既构成了自然的雄浑之力，又
成了推动少年快速成长的催化剂。
所以，这部成长小说写自然，自然
残酷而温情；写历史，历史宽阔而
向前；写民族，民族包容而热情。
在多重元素的共同作用下，小说的
广度深度都得以增强，小说的思想
有了根基，并茁壮成长。

多重元素的互相交融，成为推动人
物形象发展的重要力量。小说主要书写
了一个维吾尔族少年沙迪克江·沙吾提
在父亲因为抢救俄罗斯专家而遭遇
不幸之后，面对自己个人和家庭命

运的抉择，面对两个少年朋友和俄
罗斯专家莫洛斯耶维奇的友情，面
对自然的挑战，勇敢地承担起了责
任的故事。少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
褪去天真、单纯、懵懂，这是一个少
年的告别演出，也是一个少年的成
人礼。而小说设置的每一个环节，每
一个故事节点，似乎也预示着少年
的进步。在去往姐姐家的路上，大
雪、恶狼，让独自一人的少年知道了
以后人生的漫长与险恶，只有冷静
地应对，才有可能战胜内心的恐惧，
战胜自己的幼稚，才能收获勇敢与
坚毅，才能像伟岸的父亲一样，面对
更加复杂多变的世界。他的成长得
到了老师魏家国、俄罗斯专家莫洛
斯耶维奇的鼓励和滋养，使他知道
了国家这个概念，知道了资源对于
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所以当意外地
卷入到国家稀有资源的保护与丢失
之间的艰难抉择时，少年的爱国情
怀占据了上风。这是少年思想成熟
的一个重要标志。小说着力刻画的
另外一个人物是俄罗斯专家莫洛斯
耶维奇，他虽然对少年的父亲的死
亡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他不逃避，
正直善良，有良好的国际主义思
想，在少年对稀有矿产的认识从无
知到了解过程中，在少年价值观的
形成过程中，均起到了关键的作
用，他是典型的正义的化身，是一

个理想化的人物形象。而另一个人
物伊琳娜则相对复杂一些，一方面
她美丽善良，热情奔放，有着人性
美的一面，但在对中国资源的认知
和选择上，与莫洛斯耶维奇的观点
不一致，她出于自己国家利益的考
虑当然无可厚非，但站在作家和小
说本身的立场上，她又是对立的。
而她的存在，也使小说更多元，人
物更可信。

多重元素的碰撞，打开了小说
的叙述空间。随着多层意义的扩展
与延伸，随着不断加入的新情，展
开故事和人物的最重要的叙述显得
尤为重要。这部小说整体的叙述风
格是偏向于浪漫的，散发着浓烈的
理想主义情怀，同时又兼具自然人
文关怀。额尔齐斯河，可可托海，阿
尔泰山，它们时而安静，时而咆哮，
在作家富有激情的语言文字之中，
成为展开浪漫画卷的浓浓油彩，为
小说的整体色调涂上了明亮而宏阔
的基调。而小说中几位主要人物对
前途命运的思考，对国家的热爱，
对自然的崇拜，也在无形之中，给
小说的思想架构增添了希望，奠定
了基调。

当然，这还是一部英雄主义的赞
歌。“英雄”是这部小说关键的主题，
小说的指向就是要塑造一个少年英
雄。从主人公少年沙迪克江·沙吾
提，少年的父亲沙吾提·谢木谢尔，
到俄罗斯专家莫洛斯耶维奇，老师
魏家国，他们无一不是在文中反复
提到“雄鹰”。父亲、专家与老师从小
说的开始便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
观与思想主体，只有少年是在他们
的影响下、在自然的熏陶下、在命运
的驱使下、在自己不懈地努力下，慢
慢地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蜕变成
一只真正的“雄鹰”。“雄鹰”不是一
天两天练成的，小说可贵之处就是
为我们提供了“雄鹰”成长中的种种
细节——到底是什么促使他成为一
个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是他经
历的苦难、磨难、考验与学习的每一
个难得的收获。

一个少年的成长既是文学中的，
也是时代中的，但温润的文学给成长
披上了绚丽而亲切的外衣，让文字可
以在想象之中，真实地驰骋于阿尔泰
山下、额尔齐斯河畔。

回顾往事，发现人生所有的相
遇，其实都是为了帮你实现人生的
圆满。

1951年，新华书店落户大理白族
自治州宾川县。书店设在古镇州城南
街，和县文化馆在同一个院子里。那
一年我 7岁，刚好开蒙入学。那时，我
常和祖母去赶州城街。祖母就在南街
摆摊，出售农产品。摆摊没我的事，我
就溜进文化馆借小人书看。在那里，我
第一次见到新华书店代销处——两条
板凳三块木板搭的摊子，出售新书新
报刊。

两年后，代销处改为“新华书店
宾川支店”，迁至州城西街南侧，铺
面临街，在一坊瓦屋面楼房的底层。
白底红字的木牌上，繁体行书“新华
书店”4个大字，神采飞扬。我记得父
亲在那里给我买过一本《人民画
报》，奖励三年级期末考试名列榜首
的我。画报封面上端画的是一只展
翅飞翔的白鸽；白鸽下，是天安门广
场上浩浩荡荡的欢庆队伍。照片是
彩照。封面题为《和平的天安门》。
1950年，为纪念社会主义国家在华
沙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毕加索特
意挥毫，画了一只昂首展翅的鸽子，
诗人聂鲁达把它称为“和平鸽”。
鸽子是那个时代人们追求和平的
象征。

我曾生活过的古镇州城是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新华书店的两处旧
址，至今仍在。

1954年，我到州城完小上学，从
此，新华书店就成了我学生时代时常
光顾的图书馆、阅览室。究竟在那儿
买过多少书，我大体上还是记得的，
毕竟那些书都是我当年的心爱之物。
时光流逝、时代变迁，它们大都已淘
汰散佚了。让人感慨的是，在我的数
千册藏书中，现在还能找到一本青年
出版社1952年出版的《谁是最可爱的
人》。而影响了我一生的那本《高尔基
的青少年时代》，却再也无法找到。只
知道这本书是根据高尔基的自传体
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改写的。谁改写的我记不起来了，只
记得封面的上半部分画着一艘大轮
船，停靠在一条大河岸边，河上挤满
了大小船只，那里是俄罗斯的母亲河
伏尔加河畔下诺夫哥罗德市的港口。
高尔基就是在这个坐落在伏尔加河
岸边的城市里度过了他那童话般有
趣而忧伤的童年，随后又从这里启
程，沿着宽阔的伏尔加河走向百态的
人间。

1956年，新华书店迁往牛井。铺
面三间，仍然是土木结构瓦屋面的
老宅，就在下窝铺往南，牛井中心街
的下段。那建筑至今还面目沧桑地
守望在那里。每当我从它身旁走过，
我都会向它行注目礼，自然而然地
把目光投向它，多少往事随之涌上
了心头——1958 年，我们在新村坡
劳动，那天，有位同学在县新华书店

买到刚出版的《烈火金刚》，让我羡
慕不已。我拿不出那 8毛钱买书，当
时那是我四天半的伙食费；还记得
买了《苦菜花》的同学，眉飞色舞、唾
沫四溅地给我们讲述柳八爷和八路
军于团长比试枪法情节，大家听得
如醉如痴。

我也在那儿买过一些书，那是
参加工作以后的事，如《山乡巨变》
《长长的流水》《南行记》《播火记》
《战斗的青春》等。那时，新华书店给
像我这样手头并不宽裕而又特别喜
欢读书的读者不少优惠和方便。过
一段时间，书店就把一部分存书打
折出售。有的读者因调动搬迁，清理
出来的旧书，还可以在那儿寄售，因
此书的价格便宜。我买的大多是这
两类书。现在还有一部分藏在我的
书橱中，上面还有原主人的签名。比
如，余冠英选注的《乐府诗选》，苏仲
翔选注的《李杜诗选》，刊载何其芳
《论<红楼梦>》的《文学研究集刊》，
蒋天佐译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
唤》。还有普希金的《波尔塔瓦》《青
铜骑士》，高尔基的《给青年作者》，
艾青的《诗论》，魏巍的《黎明的风
景》等。

20世纪70年代，新华书店告别栖
身十余年的民房老宅，迁往新村坡，
建盖了崭新的楼房铺面。至此，我在
书店获得的精神食粮就更为丰厚了。
我力所能及地购买了欧美文学的一
部分经典名著，巴尔扎克、莫泊桑、司
汤达、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契
诃夫、欧·亨利、罗曼·罗兰的书，放在
了我的书架上。缕缕书香，似阵阵清
风，轻轻拂面，缓缓抚平我因生活奔
波而浮躁起皱的心页。开阔了眼界，
提高了境界，那是我读书受益最多的
一段时光。

我喜欢的书，同一种版本，有我购
置了两套的。比如，傅雷译的罗曼·罗
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一套放在
枕边，一套藏于书橱。同一外国名著，
我喜欢购置不同的译本比较阅读。比
如，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有刘辽逸译本和草婴译本；马尔克
斯的《百年孤独》，有高长荣译本和
范晔译本；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
戈医生》，我购置了三个译本，张秉
衡译，蓝英年、谷羽译和力冈、冀刚
译。经典是博大精深的，阅读需要丰
富的历史知识，需要结合当时的社
会历史背景，还有文化差异、语言节
奏等等。

阅读经典，犹如阅历人生洞明
世事，是一个不断积累丰富贯通突
破的过程。我不记得是谁说的了，经
典就是可以反复阅读的东西，这是
千真万确的。无论何时何地，与它们
邂逅，总会有一种潜在的与之凝视
与对话的感觉，给我以信心、定力和
面对生活的勇气，心里头就会泛起
生活的激情，让自己对生活始终保
持着热爱。

在神奇壮丽的三江并流地区，怒
江大峡谷以俊美的自然风光、多彩的
民族文化而引人注目。曾经，因地理
阻隔，交通不便，这里的人民长期贫
困落后。在这个背景下，作家刘建华
为记录和书写这一地区的真实变化，
曾多次进入怒江大峡谷，以一名作家
的敏锐目光与形象思维，把自己的情
感融入大峡谷的自然山水和各族人
民的生活中，写出了地理文化散文集
《魂系峡谷》。

散文集《魂系峡谷》由《沧桑记忆
城》《遥望石月亮》《传奇飞来石》《悠悠
片马情》《风雪独龙江》《古道马帮来》
等 30篇散文组成。这些作品独立成
篇，可作为了解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
人文风光、民族风俗的佳作单篇阅读。
如在《遥望石月亮》《感怀第一湾》《传
奇飞来石》《歌吟百花岭》等地理散文
中，怒江州独有的自然地理景观，让人
惊叹。呈现怒江州各民族保卫祖国疆
土，维护祖国统一的作品《悠悠片马
情》《勇者刀杆节》等，读来让人感叹。

又如书写怒江州风俗的《神奇丙中洛》
《古今石门关》等作品，丰富多彩的民
族文化让人目不暇接。而在《沧桑记忆
城》《生死系溜索》等篇目中，作者通过
对怒江州场景式的扫描和典型事例的
展示，寄情山水，关心群众，引人共鸣。
这些单篇散文后，都附有关于怒江大
峡谷历史文化、人物景观等内容的解
释，像一本百科全书，具有重要的参考
和文献价值。

围绕“魂系峡谷”这个主题，这
些单篇散文就像一棵大树的枝叶花
果一样，构建出一个全面立体的怒
江峡谷形象。可以说，这部书是由 30
篇散文作品组合成的有关怒江大峡
谷的长卷生态文化散文。身为作家，
刘建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遵循
着散文创作的规律，有感而发，把

“我”融入他书写的人物故事、山水
风光和民族精神中，达到情景交融、
精神相融的境地。作家丹增在评论
刘建华写“香格里拉”的文章时说：

“刘建华在作为一位作家的同时，他
更是一位人民公仆，除了拥有作家
的艺术思维方式之外，他还具有职
业习惯的理性思维。”把散文作品的
文学性与时代性统一起来，这也是
散文集《魂系峡谷》的特点。

散文集《魂系峡谷》还插入了作者
在怒江拍摄的大量图片，是一本图文
并茂、文图相映、文图互补的作品集。
怒江山水的图片境界，与文中的文学
描写相呼应，令人拍案叫绝。马帮在茶
马古道上运货物的惊险图片，与古道
马帮的传奇故事文图互补，读者似乎
随着作家的笔调，走进了茶马古道的
艰难岁月。这里既有文字生动精细的
描写，又有图片的真实记录，使这本
《魂系峡谷》更显真实的艺术魅力。

作家王国华的散文集《掌上花园》，由
深圳出版社出版发行。

《掌上花园》写了王国华在深圳观察到
的215种花。作家要么凑近花与之对视，要么
俯下身倾听花语，写作时或临摹其状，或描
绘其态，不追求成为百科全书，只想把自己
所看到、所理解、所牵挂的花写出来。这些花
或活泼，或沉郁，或淡然，或跳脱，成了一个个
有灵性的生命，读来如故友相逢，似知己谈
心。表面写花，实则述己。读者读到一朵朵花，
看到的却是作家内心世界的万千一隅。

王国华，河北阜城人，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城愁”散
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曾获冰心散文奖、
广东省有为文学奖散文金奖等。已出版各
类作品30部。 张雪飞

由云南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编撰的
《云大与西南联大》，近期由云南大学出版
社出版发行。

《云大与西南联大》围绕云南大学和
西南联大在学科发展、民主运动、师资互
聘、学缘交集等方面的深层联系，探讨两
校如何以教育救国为纽带，在民族存亡之
际共克时艰、同铸高等教育精神高地。该
书不仅展现了西南联大作为“中国近代教
育史丰碑”的历史底蕴，也折射出云南大
学作为地方高校在近代高等教育中的独
特贡献。云南大学与西南联大的合作不仅
承载着战时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更彰显
出中国近代大学在逆境中求存、在困顿中
图强的历史底色。 张雪飞

雨林弦歌越山海
——章哈剧《乌莎巴罗》的传承密码与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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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守望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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